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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展：中国古典文学园地的“楚狂老人”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任思蕴

【唯物史观的基础】 【理论创新的勇气】 【尊师爱生的风格】

陈子展先生晚年 ， 大多数时

间在家闭门做学问 ， 这令他在复

旦园里颇有一些神秘和传奇的色

彩 。 尽管极少带学生 ， 但对于

“传道受业解惑” 这项青年时期就

立志的事业 ， 他保持了一以贯之

的谨严和坦诚。

陈子展三十年代曾在 《申报·

自由谈 》 上作诗 ： “挥汗读书不

已 ， 人皆怪我何求 ？ 我岂更求荣

辱， 日长聊以消忧”。 这是他作为

读书人的朴素理想 ， 也可视为其

一生的写照。

陈子展 （1898—1990）， 文学史家、 杂文家。 原名炳堃， 以字行， 湖南长沙人。 曾在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 结业后回湖南从

事教育工作。 1927 年 “马日事变” 后遭通缉， 避居上海。 1932 年主编 《读书生活》。 1933 年起任复旦大学等校教授。 30 年代

曾发表大量杂文、 诗歌和文艺评论， 后长期从事 《诗经》 《楚辞》 研究。 著有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

学》 《诗经直解》 《楚辞直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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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主张 “近代” 断自 1840 年鸦片战争， 文学史家当

时的断代也沿用此种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观念， 陈子展则对

“近代文学从何说起” 作出了新的定义： 将近代文学断自 1898

年的戊戌变法。

◆他通过日文阅读河上肇、 片山潜等翻译的单篇小册子，

对恩格斯 《家庭、 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一书非常重视，

也熟悉摩尔根 《古代社会》 所作论述。 这些经历都为他后

来牢固的唯物史观打下基础。

【1898年作为一个标志性年份】

◆陈子展利用业余时间查询逾千种资料， 经过二十年整理， 最

终完成了他自称为 “一生所在， 唯此两书” 的 《诗经直解》

《楚辞直解》。 他认为历代许多学者都没能科学正确地诠解这两

部上古时代的诗歌集子， 为此， 他投身其间， 几易其稿。

【“一生所在，唯此两书”】

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上世纪 50

年代初各大学院系调整之后， 复旦中文
系蓬勃发展， 群星璀璨， 集结了郭绍虞、

朱东润、 陈子展、 刘大杰、 蒋天枢、 赵
景深、 吴文祺、 张世禄等一批名宿， 各
自开辟了独立而深入的学术疆域。 这其
中包括了陈子展先生倾注大量心力的文
学史研究和 《诗经》 《楚辞》 研究。

学问之外， 陈子展有极为鲜明的个
性。 经济史学家钱剑夫曾言： “展老为
人， 刚直不阿， 畅言无隐。 ……然人凡
有一善， 莫不折节下之， 揄扬不释于
口。 常告我： 某也贤， 某也君子， 某之
文甚高， 人品更高。” 这种刚直又包容
的个性， 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

早年享誉文坛的是杂文写作

陈子展原名炳堃， 字子展， 以字
行。 1898年 4月 14日， 出生于湖南省
长沙县青峰山村一户农民家庭， 幼年入
私塾。 三湘地灵人杰， 曾国藩、 左宗
棠、 胡林翼等深刻影响晚清政治的人物
皆出于此； 近代受新思想影响的湖南进
步青年也云集于此。 1912 年， 陈子展
14岁， 考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 他迷恋
足球， 成了校队一员。

当时长沙城里， 县立师范和省立师
范相距很近， 教师在两校兼课， 两校学
生可谓同门。 据陈子展回忆： “当时，

我才 19岁， 和许多同龄青年一样似乎
对政治都很感兴趣， 常常在校外同行出
游， 在一起开会议论天下大事， 而毛润
之又是学生中的活跃人物。” （陈子展

《和毛泽东同志同行》）

大革命前夜， 毛泽东与一批志同道
合的湖南青年在长沙办自修大学， 校址
就在纪念鼎革之际湖广思想家王夫之的
船山学社。 自修大学开讲历史唯物论、

辩证法、 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列主义课
程， 学 《国家与革命》 《共产党宣言》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培养了
一批早期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常
于晚间到自修大学讲演。 在陈子展回忆
里， “毛润之讲得最多的是农民问题，

也讲得很深。 毛润之在 1921年夏秋从
上海回湖南后， 在搞教育的同时， 还在
家乡韶山等地发展农民协会。” 当时陈
子展在师范教书， 晚上常被夏明翰约请
去一同活动， 所以被当成党内同人， 有
几次还受托去韶山冲给毛泽东送信。 彼
时他还通过日文阅读河上肇、 片山潜等
翻译的单篇小册子， 对恩格斯 《家庭、

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一书非常重视，

也熟悉摩尔根 《古代社会》 所作论述。

这些经历都为他后来牢固的唯物史观打
下基础。

1926年以后， 湖南办了很多有影
响的报纸， 毛泽东主笔 《湘江评论》，

李维汉办 《向导》 《北斗》， 谢觉哉办
《湖南民报》。 陈子展也在 《湖南民报》

做过新闻编辑。 1927 年， 大革命形势
突变， 长沙的国共关系日趋紧张。 驻守
长沙的国民革命军许克祥部发动 “马日
事变”， 陈子展、 徐特立、 李维汉、 谢
觉哉等共 41人被通缉。 陈子展仓然逃
离长沙， 辗转来到上海， 留在长沙的家
人也由共产党派人护送来沪， 从此一家
人定居沪上。 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联
会议在北京召开时， 陈子展受谢觉哉邀
请前往参会并住在他家中。 这是他们长
沙一别之后， 时隔 22年的重逢。 陈子
展曾说， 第一次大革命中国共间短暂的
合作的突然破裂， 使他和毛主席的联系
和交往中断了。

1932年， 他应友人力邀， 开始在
复旦中文系教书， 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不过， 他早年享誉
文坛的是杂文写作。 陈子展的杂文短小
辛辣、 辞锋犀利， 多以 “楚狂” “楚狂
老人” “湖南牛” “大牛” 等笔名刊
行。 黎烈文主编的 《申报·自由谈》、 陈
望道主编的 《太白》、 谢六逸主编的
《立报·言林》、 林语堂主编的 《人间
世》、 曹聚仁等主编的 《芒种》 等， 常
能见其小品文。 林语堂曾评价， 鲁迅以
下， 有两个年轻人也写得甚好， 一个曹
聚仁， 一个陈子展。 黎烈文谈及 《自由
谈》 稿酬是依文章质量和社会影响而
定， 最高者是鲁迅和陈子展两位。 （徐

志啸 《陈子展的杂文写作》）

在文学史领域的先导作用

复旦大学中文系正式建立于 1925

年， 建系之初， 课程设置即以文学理
论、 文学批评、 文学史为研究基础。

陈子展写过五种文学史， 分别是
《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 《最近三十年
中国文学史 》 《中国文学史讲话 》

《唐代文学史》 《宋代文学史》。 后两
种合编为 《唐宋文学史》 行世。

《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 是陈子展
1928年 9月应田汉之邀于南国艺术学
校讲授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而作。

“初拟用胡适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而略附鄙见”， 后因对 “近代” 认识主
张与胡适不同， 自铸新见， 成就此书。

历史学家主张 “近代” 断自 1840

年鸦片战争， 文学史家当时的断代也
沿用此种与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观念，

陈子展则对 “近代文学从何说起” 作
出了新的定义： 将近代文学断自 1898

年的戊戌变法。 陈子展认为 “古旧的
中国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 是从戊戌
维新运动开始的。 戊戌变法的主要人
物既是革新政治家， 也是青年诗人。

他们鼓吹的诗界革命又是新文学的发
端； 同时， 随着废除八股、 思想上接
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学也因此
有了显明的变化。 因而陈子展指出：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 离开时代便
失其生命失其价值。” 1898年作为中国
历史和中国文学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
性年份， 如今已成为近现代文学界一
个常识性判断， 陈子展的首创之功不
可埋没。

《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 被后世的
近现代文学研究界公认为最早以 “史”

出现的近代文学史专著。 其后， 陈子
展将其扩充、 细化并重新设定纲目，

于 1930年另撰成 《最近三十年中国文
学史》 一书。 《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

从宏观上建构框架, 《最近三十年中国
文学史》 则广征博引、 细致分析, 两部
著作互为补充。 在这两种研究近现代
文学的著作中， 陈子展不但把近代文
学的起点定在了 1898 年， 更重要的
是， 以 “新文学” 与 “旧文学” 的矛
盾运动为主线， 从 “文学发展是自然
的趋势”、 “ 外来文学的刺激”、 “翻
译文学的介入”、 “思想革命的影响”

和 “国语教育的需要” 等方面对文学
史 进 行 讨 论 ， 把 “ 最 近 三 十 年
（1898—1928）” 视作中国文学史上一
个连续的过程和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来观照， 架构起一个动态的、 开放的
文学史体系， 从而奠定了近代文学的
基本框架。 陈先生的两部近代文学研
究著作， 刚一问世， 旋即获得好评。

赵景深先生评价： “这本书是我极爱
读的。 坊间有许多文学史的著作， 大
都是把别人的议论掇拾成篇， 毫无生
发， 而造句行文， 又多枯燥。 本书则
有他自己的研究心得， 并且时带诙谐。

书中文笔流畅， 条理清楚， 对文学大
势说的非常清楚 ， 读之令人不忍释
手。”

20世纪 30年代， 陈子展开始在复
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真正开始了中国
古典文学研究。 为教学工作需要， 他
将学术研究方向定位在了中国古代文
学。 开始阶段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学
史， 这是他写作 《唐代文学史》 《宋
代文学史》 的缘起。 据王运熙先生后
来回忆： “陈先生很谦逊， 建国前夕
和我谈到这些著作时， 常说这是为了
讲课需要， 编编讲义， 混口饭吃， 对
其质量不甚满意， 这实际也反映出他

对学术著作水平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在研究古代文学史的时候， 陈子
展使用的理论方法， 与奠定其文学史
研究盛名的两种近代文学史并无二致。

第一， 始终从白话文学的视域观照唐
宋作家创作上的特点， 比如专列出敦
煌俗文学的发见和民间文艺的研究、

宋代平话等章节。 第二， 娴熟地运用
比较的方法对同类作家作品与相关文
学流派分析论证。 第三， 在征引史料
的时候， 点出多种不同观点及其材料
来源， 取精用宏。

《中国文学史讲话》 是一部中国文
学通史。 按照文学发展自身的规律来
编排章节, 客观地反映文学发展的历史
轨迹。 陈子展只用了八讲, 就清楚地描
述了从 《诗经》 时代到 “新文学” 运
动这三千年的文学发展的历史线索。

结合他 1935年为文学批评课程所撰写
的 《中国文学批评讲授资料录要 》

（油印稿）， 可以看出陈子展对古代文
学史、 与文学写作紧密相关的文学批
评史的整体把握和内在理路。 曾跟随
陈子展研习 《诗经》 《楚辞》 的复旦
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在介绍陈子展
对 《诗经》 的研究时谈及， 陈子展强
调要 “绳索贯穿散钱”， 屡引明人笔记
中的一段话， 用绳索和散钱来比喻观
点和材料的关系， 指出只有用观点的
“绳索” 将分散的材料贯穿起来， 才能
成为一种融会贯通的学问。 陈子展在
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面， 也
是如此， 正是在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上，

对这份珍贵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整理，

试图从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相
关作品的发表、 讲学和传播， 无疑在
中国早期文学史领域起了某种先导作
用， 更奠定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在中国
文学史、 中国文学批评史两大领域的
学术地位。

毕生学问之结晶的
《诗经》 《楚辞》 研究

陈子展毕生用力最深、 成就最巨
的， 无疑是对 《诗经》 《楚辞》 的研
究。 他曾在回忆随笔中写道： “从青少
年时代起， 我对 《诗经》 《楚辞》 开始
发生了兴趣。 而两书为当今一般人所难
懂。 所以， 我很想作一番解释工作， 以
便青年阅读。”

陈子展 《诗经》 研究的成果， 最早
的是 《诗经语译》， 后有 1957年的 《国
风选译》 《雅颂选译》。 中年之后， 治
学境界日臻成熟， 后期有更深入的成
果， 包括 《诗经直解》 《诗三百解题》。

研究 《诗经》 的时间， 前后超过 50年。

陈子展在探讨 《离骚》 等议题时，

曾提出和郭沫若不同的意见， 他批评过
郭沫若和高亨在研究 《诗经》 时过分相
信和使用假借， 从而常得出不够客观的
结论。 但他对郭沫若评价还是很高， 认
为 “首先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三代之书，

语言文字， 历史文学， 这是郭沫若最大
的贡献”。 陈允吉曾注意到， 陈子展先
生研究 《诗经》， 论及 《北门》 《定之
方中》 《黍离》 《兔爰》 《楚茨》 《生

民》 等篇， 都汲取了郭沫若的成果。 陈
子展说过： “不读遍世上所有关于这个
问题的资料， 决不妄下结论。” 对于历
来争议较大的一些疑难问题， 如孔子删
《诗》 说、 采 《诗》 说、 《诗》 序作者、

风雅颂定义等， 他都旗帜鲜明地表述了
看法， 绝不人云亦云。

王运熙留在复旦中文系任教之初，

做过陈子展助手。 王运熙曾谈及， 当时
大家学习 《诗经》， 用的是余冠英的
《诗经选》， 但他认为陈子展的 《国风
选译》 《雅颂选译》 学术性更强。 殷孟
伦所写的 《诗经》 研究论著提要， 对陈
子展的成果作了较高的评价。 台湾 “中
研院” 文哲所的杨晋龙也认为， 陈子展
可作为 “民国以来研究 《诗经》 的代
表 ”。 而陈允吉认为还可补充一句 ：

“陈子展先生的 《诗经直解》， 当为王先
谦 《诗三家义集疏》 刊出以来最重要的
《诗经》 研究成果。”

陈子展的 《楚辞》 研究始于 20世
纪 60年代， 那时他已年逾花甲， 一千
多年来蒙在 《楚辞》 研究领域的层层迷
雾， 促使他下决心作一番爬梳剔抉的工
作， 努力还世人一个近真的楚辞原本面
目。 为此， 他翻遍了历代注本， 系统研
读了马克思、 恩格斯和许多西方理论家
的论著， 参考了大量文物和文献资料。

他不愿无据而否定史有屈原其人， 也不
愿无据而肯定屈原的任何作品， 凡古今
人士所揭出的疑问， 他都广搜前人成
说， 并经过独立思考， 一一予以爬梳澄
清。 不仅如此， 陈子展还将对屈原认识
的视野置于世界文学的高度， 认为屈原
的作品堪与荷马史诗、 但丁 《神曲》、

莎士比亚戏剧、 歌德 《浮士德》 等世界
一流大家作品相媲美。 （陈允吉 《刚留

校时， 陈子展先生指导我阅读 〈诗经〉》)

陈子展利用业余时间查询逾千种资
料， 经过二十年整理， 尤其在苍黄时节
之后， 仍以八十高龄醉心于 《诗经》

《楚辞》 研究， 最终完成了他自称为
“一生所在， 唯此两书” 的 《诗经直解》

《楚辞直解》。 他之所以会花费后半生的
大部分精力于这两部 《直解》， 是因为
他认为历代许多学者都没能科学正确地
诠解这两部上古时代的诗歌集子， 为
此， 他投身其间， 几易其稿， 荟萃各家
之长， 成一家之言， 向学界和世人奉献

了两部厚重的大著。

在 《诗经》 《楚辞》 研究外， 陈子
展还有一些自己颇为重视的专题论文：

比如 《孝经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所生之影
响》 《秦汉隋唐间之百戏》， 前者据说
金兆蕃读后十分赏识， 金老是清末民初
诗文大家， 他向时为复旦教务长的次子
金通尹推荐， 金通尹读后也大为嗟赏，

遂力荐陈子展从兼职教授成为复旦专职
教授； 比如 《八代的文字游戏》， 抗战
结束以后， 复旦所谓的京派四教授： 梁
宗岱、 方豪、 蒋天枢、 邓广铭 （邓当时
是副教授）， 说陈子展是海派领袖， 要
掂他的份量， 请他为他们所办的刊物写
文章， 陈子展奋笔疾书， 一个星期就交
出了文稿。 陈允吉回忆， 陈子展倒并不
自认为是海派领袖， 他说自己是不京不
海不江湖。 其实湘学传统和楚文化， 对
陈子展的影响非常深刻， 王先谦、 王闿
运、 杨树达等湖南前辈学者， 都是他一
生崇敬的对象， 而他自己的文章， 也大
多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陈允吉 《刚

留校时， 陈子展先生指导我阅读 〈诗

经〉》、 陈左高 《江山代有才人出》）

文学也能改造人们
的落后面貌

陈子展青年时期的理想， 就是 “做
个韩愈 《师说》 篇里所说的传道受业解
惑者”。 当时， 他目睹国家的落后， 科
学的落后， 认为这种落后局面终究是和
人的落后有关， 而人的落后就是教育的
落后。 因此， 他认为教育工作或许是救
国之道。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 他在长
沙教书， 带领学生走上街头， 进行演
说， 希冀将个体的力量汇入到唤醒国
人、 振兴祖国的时代洪流中。

陈子展后来在大学里教的是文学，

他认为： 文学也能改造人们的落后面
貌， 鲁迅即因此弃医从文， 因而我亦以
文学事业为理想， 用之奋斗， 孜孜不
倦。 （陈子展 《以人民的理想为自己的

理想》）

陈子展执教复旦， 有两件事特别能
反映他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魄力和奖掖识
拔后进的惜才之心。 一是杨廷福在抗战

初报考复旦中文系， 英语和语文俱佳，

数学考了零分。 陈子展排除当时国立大
学要看总分的规定， 再三争取， 学校才
破格录取了他。 杨廷福后来成为了中国
法制史学家， 对玄奘也特别有研究， 相
关成果还曾得到季羡林先生的推荐。 另
一位是鲁实先， 陈子展引荐他当教授
时， 他才二十出头。 当时有人不满， 称
他为 “娃娃教授”。 陈子展的理由是，

鲁实先在文学、 考古学上都很有造诣。

鲁实先当时写了 《殷历谱纠譑》 和 《史
记会注考证驳议》， 指出了董作宾 《殷
历谱》 和泷川资言 《史记会注考证》 中
的许多错误， 引起很大的反响。 陈子展
为他撰写了 《龟历歌》 长诗和 《题鲁实
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 七言绝句六首，

批评了傅斯年、 董作宾等京派教授。 鲁
实先的这两项成果和陈子展为他题写的
诗， 后来得到郭沫若、 杨树达、 顾颉
刚、 胡厚宣等的好评。

陈子展那一辈复旦中文系的老先生
们大都受过五四思想的洗礼， 追求为学
的专精， 也崇尚学术自由， 鼓励青年有
独立的见解， 虽重视学问的传承， 但并
不刻意讲究局限于门户的衣钵相传。

上世纪 60年代， 陈允吉留校成为
中文系的年轻教师后， 曾根据系里学问
传承的安排， 跟随陈子展学习 《诗经》

《楚辞》， 对其为学授业的风格印象深刻。

陈子展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基本方
法。 比如， 他强调要多读基本古籍。 中
国古典文献的要籍是核心部分， 要尽可
能多读， 俾在知识结构中形成一生受用
的 “压舱石” 般的基础， 便于融合其他
知识， 而不是具体需要研究什么问题
时， 才临时去读这些书。

比如， 他提倡 “精读与翻阅相结
合”。 读书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将每一
部都读得很细。 他经常引用 《魏略》 记
载诸葛亮读书 “独观其大略”， 陶渊明
《五柳先生传》 谓其 “好读书， 不求甚
解” 的故事， 来说明精读与翻阅要结合
起来。

比如， 他强调要 “博观约取”。 观
察接触的东西务求其博， 而研究的题目
必须约束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以内。 博观
是手段， 约取是目的， 博观是奠基， 约
取是在基础上进行建筑， 博观是增加感
性认识， 约取是经过理性的思考。 他自
己的研究也贯彻了这一点， 为研究 《诗
经》 作了长期积累， 经学、 史学、 文
学、 语言文学 、 古代社会研究、 文物
考古 （他特地订阅 《文物》 杂志随时参
考）、 生物学等等， 都有涉猎。

《诗经》 学习过程中， 陈子展请陈
允吉自己选不同的本子对照阅读， 他非
常开明， 认可青年自主的探索。 《诗
经》 《楚辞》 是陈子展和蒋天枢教授
共同的研究方向。 陈允吉特别强调：

《诗经》 传播史上有三家诗与毛诗之
争， 陈子展先生倾向三家， 而蒋先生
独主毛传， 尽管门径不同， 而他本人
的观点也延续了陈子展的观点， 但蒋
先生对他也予以肯定， 可见老先生们
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 服膺真理。

———只有这样的治学环境， 才能奠定
复旦中文学科的深厚基础和淳正学风，

达到学术上的领先水平， 也才能孕育
出人文学科的大师。

陈允吉系统地跟随陈子展学习 《诗
经》 不到一年时间， 对于这段时光， 他
非常留恋， 也从读书过程中体会到这是
很好的培养方法。

陈子展先生晚年， 大多数时间在家
闭门做学问， 这令他在复旦园里颇有一
些神秘和传奇的色彩。 尽管极少带学
生， 但对于 “传道受业解惑” 这项青年
时期就立志的事业， 他保持了一以贯之
的谨严和坦诚。

陈子展三十年代曾在 《申报·自由
谈》 上作诗： “挥汗读书不已， 人皆怪
我何求？ 我岂更求荣辱， 日长聊以消
忧”。 这是他作为读书人的朴素理想，

也可视为其一生的写照。


